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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地方，在今
天安徽池州市东至县的东流镇。东晋
时，这里叫“彭泽县”，陶渊明曾在此为官。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东流
镇上的老街，发现它还保留着千年前

“而无车马喧”的意境。
当我们的无人机飞到高空——黄

庭坚的诗句立刻视觉化：“沧江百折来，
及此始东流。”

东流镇文化站原站长朱泥生告诉
我们，《大明一统志》里记载，此地为管
钥，“大江自湓城（今九江市）而下，逶迤
东注”。浩浩荡荡的长江由江西进入安
徽，南岸的第一站就是东流镇。

东流老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时下
流行的“精装古街”：没有时髦的网红
店，没有“我在东流很想你”，一副素面
朝天的样子。

东西长 880 米，南北长 300 米，两
条交叉起来的十字街巷上，明清时代的
徽派建筑有1000多幢，都有“青砖小瓦
马头墙”。原住民仍住在街上，多数做
点小生意，还有大量的文化场馆如油画
馆、雕塑工作室、戏迷俱乐部，都是前店
后坊，闺阁深藏。

我们正在上百岁老宅楼上看古建
筑时，叶江红风风火火地来了。

镇上的干部说，叶老师是最了解东

流古街的人。果然，这位优雅的女士张
口就能讲出街上金家、鲍家、高家大屋
等百年老宅的格局、主人的故事、历史
的变迁。

意犹未尽地听她讲口述史，才知道
她的身份其实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南词的传承人，白天游走老街，晚
上化身旦角儿，快活得很。

东流人的松弛，在 1600 多年前就
形成了传统。

古街东南面尽头，就是陶公祠。
在《归去来兮辞·序》里，陶渊明讲

了他为什么要到彭泽做官：摆脱家贫无
粮，亲友唠叨。没有别的办法，去当官
吧——那个时代的世家子，要“进”，有
家世背景可以依赖。那么亲友们就劝
他：“家里一屋子孩子（5 个儿子），你干
嘛不做官啊？”

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不想
走远。“彭泽去家百里”，一江之隔，离家
不远。关键是“公田之利，足以为酒。”
哎呀，这样的一个小官虽然没有了不起
的酬劳，但是会分到田，种了田的收获
足够可以酿酒。有酒喝，又不用离家太
远，这对陶公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诱惑。

“故便求之”，好吧，去吧。
但是彭泽县令一职，也是陶渊明官

场生涯的最后一次履新，后面的故事流

传千年：因不堪官场黑暗和腐败，先生
解印辞官，归隐田园。“质性自然，非矫
厉所得”，做这样的官违背了他的天性，
他做不来，不想忍耐，于是“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去了。

陶公当年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在正常的环境里，没有“车马
喧”，便是没有人情的酬答，不用应对
世俗。

我们去“拜访”陶公时，门口那片陶
公最爱的菊花田，还没有开花。旁边坐
着3桌子打牌、聊天的老人，茶水自备。

东流到处都是这样潇洒飘逸的老
百姓。东门城外一户人家院子的墙壁
上写着：“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
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
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经
别。”这是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里的词句。

因为田园诗鼻祖陶渊明在东流留
下了潇洒隐逸的经历，后世就有很多

“迷弟”到东流打过卡，颜真卿、陆游、范
仲淹、朱熹、梅尧臣、黄庭坚、杨万里都
曾经流连此地。最出乎意料的，就是辛
弃疾。

如今，东流老街向西走到尽头，能
够看到辛弃疾先生的汉白玉雕像。这
位豪放派词人在东流留下的，是一个与
他历来文学形象完全不同的故事——
凄美的爱情故事。

词人年轻时路过东流，结识了一位
难以忘怀的女子。这回经过此地，故人
不遇，感发而作词：“楼空人去，旧游飞
燕能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
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
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东 流 所 及 之 人 之 事 ，总 是 至 情
至性。

当我们走到江边，与叶江红告别，
她说她先去接孩子，然后准备晚上去唱
戏。这段时间演黄梅戏，她是《女驸马》
中的冯素珍、《罗帕记》中的陈赛金。

这是今天东流人日常的节奏。
当地人说，天气晴好时，我们航拍

的江边小道上，就能看到江豚出没。但
是 你 不 知 道 它 们 什 么 时 候 游 过 来 ，
得等。

问题是，你我愿意等吗？
如今听说陶公的菊花已经慢慢盛

开了。在一个焦虑的时代，“满城尽带
黄金甲”的东流，可能代表着一种特立
独行的松弛感。

（本报记者 章咪佳 郑琳）

打卡池州市东至县东流镇——

体验陶公的松弛感

说到国内热门的博物馆，湖北省博
物馆肯定名列其中。它是中央与地方共
建的 8 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现有
藏品46万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就有上千件（套），节假日经常一票难求。

作为荆楚文化渊薮的殿堂，湖北省
博物馆却豪横地用一个 300 平方米展
厅 ，只 展 示 一 件 来 自 吴 越 文 化 的 文
物——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
践剑。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到达湖北省
博物馆之前，已在不少博物馆看过不同的
越王剑，作为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的“越王者旨於睗剑”已看过多次。作为
越国故都的绍兴也在绍兴博物馆中藏有
3 柄“越王不光剑”。而前几日在荆州博
物馆也近距离观赏过4柄越王剑。

在众多越王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成功复国的故事，让他成为知名度最高的
一位。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拥有湛
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5柄由欧冶子
精心铸造的绝世宝剑，其中湛庐为五大名
剑之首，此剑吹毛断发、削铁如泥。

我们到达时，“越王勾践剑”展厅早
已被人潮包围。在一注顶光照射下，薄
而长的剑横陈在中央展柜中，历经两千
多年，此剑依然锃亮，散发凛凛寒意。盘
形剑首装饰有规整密集的同心弦凸纹，
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仿佛隐隐含光的猫
眼，剑身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一路向上
平铺。近剑格处刻有两行八字鸟篆铭
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就是越王
勾践。

越王剑是长江文化璀璨长河里重要
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春秋战国时期吴越
地区精湛的冶金、锻造技术，也见证着荆
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相互交融。《庄子·
外篇·刻意》记载：“夫有干越之剑者，柙
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盛产宝剑
的浙江龙泉就拜欧冶子为祖师爷，而湖
州莫干山名称由来也是为了纪念干将、
莫邪两位吴越铸剑大师，这一刻我们与

那段历史的联结无疑更深了。
湖北省博物馆另一件家喻

户晓的重器就是曾侯乙编钟，
长 7.48 米、高 2.65 米，钟体总
重 2500 多公斤。这是我们第
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庞大、壮观的
编钟。编钟囊括钮钟、甬钟等多
种钟形。撑起那 65 件编钟的 6 个
青铜佩剑武士，早已在网络上以表情
包的形式传播开来，这让当代人与文物
更有趣地联结在一起。

在编钟前打开手机，搜索 1978 年，
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便首次公开
演奏的乐曲——《东方红》。当沉睡千年
的编钟被今人手执钟槌敲响，清爽的声
音携着厚重的历史，庄重灵雅地传来。

“曾侯乙编钟最神奇的，莫过于一钟双
音。”工作人员介绍，敲击一件编钟的正
面与侧面，会得到两种不同的声音。这

主要源于它棱状、扁形的合瓦形构造。
而悬挂三层、大小不同的钟，也可产生不
同的音高。浑铸、分铸；铜焊、铸镶、错
金；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如此
繁复的工艺，在那个没有精密制作仪器
的年代，就这么凭着倾泻进模具的铅锡
金属液熔铸而成。合瓦的设计、共振的
原理，从外到内都让人惊叹古人的辛勤
与智慧。

1978 年，曾侯乙的墓葬在湖北随县
（今随州城区）被发现，其中发掘出土了
1.5 万余件工艺精湛的文物，这套编钟
正是楚惠王赠予曾侯乙的随葬品。钟上
刻有的3700字铭文，又在千年后清晰确
证着那时就有十二个半音的存在。一支
钟曲，打破了七声音阶和十二律是由欧
洲传入我国的传统认知，改写着华夏音
乐史与世界音乐史，并由此印证着当时

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
从一个不足百里的弹丸小国，到疆

域广至“地方五千里”的春秋霸主，要经
历什么？对于楚国，答案是长达 800 年
的悉心毕力。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楚国
八百年展》中，与500余件楚国珍宝面对
面，我们会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荆楚志气深深
动容。

在根据荆州熊家冢遗址复原的、由
6 匹健硕威猛的奔马组成的“君子六驾
塑像”前，我们感受强盛恢弘的泱泱大
楚。在楚文化标志性物件虎座凤架悬鼓
前，我们看到凤鸟脚踏两只卧虎引吭高
歌，两只小虎足蹬凤背，向鼓而立，感受
到楚人奇伟瑰丽的浪漫想象。在“彩绘
漆奁”上，我们观赏着我国目前最早的一
幅连环画，贵族出行会面时初行、驱驰、
出迎、相会、犬豕奔突的生趣场面，巧妙
漆绘在展开后全长 87.4 厘米、宽 5.2 厘
米的圆奁外壁上，战国时古人“居有法
则，动有文章”的万千仪态也尽现无疑。

此刻，文物仿佛真正有声：曾有一群
人在这片土地耕耘过、创造过、想象过、
思考过、奋发过。他们挥舞着宽袍大袖，
舞弄着黑与红的漆彩，凤鸟在他们的幻
想中振翅腾云，他们邀请凤鸟进入诗篇
中，留在器物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
毅兮为鬼雄。楚国既灭，但楚魂犹在。

正是这些具体有形的荆楚文化，和
难以言状的荆楚志气，让我们在湖北调
研期间深深动容。在楚国八百年时间
里，勤劳智慧的楚人不仅创造了特色鲜
明的青铜器、漆器、玉器、丝绸等物质财
富，还孕育出别具风格的老庄哲学、屈宋
楚辞、编钟乐舞等精神财富。筚路蓝缕
的奋斗精神、开拓有为的创新精神、博采
众长的包容精神，以及九死不悔的爱国
精神等代代相传，让荆楚文化成为一滴
至为灵动的长江水，随长江东流，源远
流长。

（本报记者 葛熔金 高心同）

探访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寒光剑影 金声玉振

四川眉山市因为一个人扬名世界，
他就是苏东坡，中国古代文人中的顶流
之一。

从古至今，无数人吟诵他的不朽诗
篇，无数人被他的旷达乐观打动，无数
人梦想和他有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这次，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顺长
江而行，从长江之尾来到长江上游，终
于来到他的家乡眉山。

这个季节，三苏祠前的银杏树快黄
了，它们都600多岁了。那棵黄葛树年纪
更大，已经有上千年，如今依然根深叶茂，
生生不息，像苏东坡的精神滋养着这片
大地。

苏东坡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这条
大江千百年来哺育了无数文人墨客。在
中国文学的星空里，苏东坡是其中一颗
闪亮的星，照亮无数后辈的心灵。

我想起，那年的苏东坡 32 岁，离开
这里，踏着岷江水，开始宦海生涯，半生
流离，至死也没回来过，想必在宦游的
日子里，他也很想家。

现在的三苏祠每天人来人往，它早
已不只是一座祠堂，更是一座精神殿
堂。千百年来，无数人来到这里，拜谒
他们崇拜的文化偶像。

四川省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刘清泉
告诉我们，整个眉山城都以苏东坡为
傲。眉山以三苏文化命名的道路就有
100 多条，连眉山的城市标志都是东坡
头像与瓦当的组合。

东坡大道、东坡竹园、东坡小学、东
坡城市湿地公园、“起舞弄清影”的清影
路、“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西子街，走在

苏东坡的家乡，处处皆是他的影子。
刘清泉说，在这里，三苏文化的普

及是从娃娃抓起的。学生们从小就读
苏东坡的诗文长大，苏东坡由此成为他
们人生的第一位导师，这便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刚刚退休、曾担任眉州市三苏祠博
物馆文物部主任的徐丽说，她从小就喝
苏家井里的水，因为她的父亲就在这里
上班，长大后，她也留在这里工作，成为
一名解说员、研究员，埋头研究三苏文
化长达40来年。

徐丽说，这么多年来，看到这里发
生很多变化。前几年，她亲历三苏祠大
修，对它的保护是越来越好了。有更多
年轻人来接她的班，比她更专业。比如
翟晓楠，是研究宋代文学的高材生，在
这里研究三苏文化５年了。这些年轻
的研究者正用新的方式，让更多人了
解、接受、弘扬三苏文化。

她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前些天，
他们举办三苏文化论坛，邀请美国学者
艾朗诺来讲学，视频放在网上，观看量
有几千万。他们还开发了三苏文化数
据库，点击量已经有几百万。

走访三苏祠的时候，最让我们感动
的是年轻人对苏东坡、对传统文化的各
种现代化表达。

几天前，一名姓丁的广州籍大学生
来到这里，给苏东坡写了长达两页的信。

我们发现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字已
经被水打湿，笔迹模糊。

“坡哥，你好”，他是这样称呼苏东
坡的。他说，在人生最苦难的时候，苏

东坡的那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
明月”最能开导他。千百年来，诗意和
旷达作为苏东坡的文化品格，一直伴随
着每一代中国人，时时给人激励和疗
愈。他的粉丝遍布世界各地，几乎每天
都有这样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
里，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敬慕和感动。

他们送酒、送糖、送花、送捞汁海
鲜，苏东坡的雕像前总摆放着各式各样
的食品。他们还给苏东坡写信、写段
子，各种花样，既是倾诉，也是隔着时空
的对话，可爱而真挚。

在苏东坡诞辰987周年这天，一名内
蒙古的“苏粉”不远千里赶到三苏祠，只为
在当天向他道一声“生日快乐”。这位“苏
粉”，曾在人生逆境中被苏东坡治愈。

一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一张便签
上留言：“东坡先生，泽被万世，谢谢您
成为照亮我生命的光。”这样的互动，让
这座古老的三苏祠增添了活力。

那名丁同学在信的结尾写道：“我
四处周游，常常伴随您的脚步。希望在
中国大地您的另一个脚印处回见。”

眉山和杭州，分别处于长江的上下
游，虽然相隔几千里，我们和苏东坡虽
然跨越千年，但是，我们同饮一江水，苏
东坡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毕竟，苏东坡在杭州做过“市长”，
给我们留下苏堤春晓，留下东坡肉，留
下“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动人诗篇。

如果能够穿越，欢迎你——东坡先
生，回到杭州，回来看看江南的秋色，看
看你吟咏过的西湖。

（本报记者 史春波）

走进眉山三苏祠——

年轻人如此喜爱“坡哥”

位于四川眉山市的热门景点三苏祠。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位于安徽池州市东流镇的陶公祠。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

越王勾践剑与剑上所刻的鸟篆铭文。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